
第 1 页

哈哈是个男人。三十六岁的男人。一

个有老婆有孩子相貌丑陋的男人。

哈哈本名叫刘敬哈，哈哈是他的小

名，没想到这小名从上学一直沿用到工作

单位。一开始，哈哈只表示一种亲切，后

来大家发现哈哈的腿短得出奇，身子长得

古怪，再配上那颗上窄下宽的脑袋，整个

人完全是从哈哈镜里走出来的，哈哈这个

名字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。

“哈哈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母亲透过窗子

冲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哈哈喊道。

“我想让蜈蚣做蚯蚓的妈妈。”小哈哈

一只手里是蚯蚓一只手里是蜈蚣。

哈哈是那种不惧五毒的人。都说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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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厉害。

哈哈在大学里的业绩是有一天夜里，连续看了六部日本电

影，当哈哈昂着头，切莫以为是种英雄气概，看电影累的。迎

着初升的太阳走进校门的时候，同宿舍的王朴神色慌张地告诉

哈哈，教导处主任叫他去一趟。“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？”哈哈

眨了眨眼自言自语道。因为在全系做检查，哈哈出了名，后升

任为学生会主席，又出头办了一本文学杂志，名《哈哈镜》，

致使哈哈名扬校内外，颇有领袖之风。

此时哈哈已经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了，他正站在社长办公

室的门外，毕恭毕敬地在那扇乳白色的光可鉴人的门上“冬冬

冬”敲了三下，一个中年女人的清脆的声音道：“请进！”哈哈

的脚步细碎，腿短的缘故，像京剧演员的台步。哈哈进到屋

里，站在顶头上司出版社社长刘立新女士的面前，刚想张口，

却被窗外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刺痛了双眼。“到底是八九点

钟的太阳，就是厉害。”哈哈换了个角度，啊，这个角度让平

日有些男性化的女社长变了味道。那一头乱得像雀巢的头发，

在强烈的阳光下变成了金色，一种时尚的感觉；平时那副壮硕

得城墙似的肩膀，由于角度和光线的缘故变得纤弱起来，而那

厚实的胸部，此刻却在火热的阳光里凸显着，随着光影的流动

起伏若山峦，几乎可以使用婀娜二字。这些都是哈哈平时忽略

的东西，或者说是潜藏在女社长的身体里，没有条件和环境显

露，而今天的条件和环境相宜，哈哈的发现也就顺理成章。

“社长，您看这个选题还用通过社委会讨论吗？”哈哈的小眼睛

眯得更紧了，几乎是睡觉的状态。刘立新将目光转向哈哈的

脸，看着哈哈那撮鼻子弄眼的神情不禁笑道：“看看你那副样

子，真让人⋯⋯”话没说完，给哈哈以联想的天地。“让人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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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呢⋯⋯”“我看选题就不用再讨论了，实用精品系列丛书，

太好了！这将是订货会上我社的杀手锏，明年我们就指着这套

书赚钱了。”社长动了动身子，头发的金色不见了。她拿起桌

子上一只硕大的水杯喝了一口水，杯子的晃动让那些浮在水面

的茶叶纷纷地坠落，哈哈看见最后一片坠落的茶叶在水杯里飘

来飘去，似乎在展示自己轻盈的身段。当那片茶叶终于轻盈地

落定，社长用一种更加清脆圆润的声音说道：

“哈哈呀，明年如果这套书在社里利润最高的话，我就为

你申报副总编的职位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哈哈不顾刺眼的阳光，拼命地睁大眼睛，声音

里涨满了兴奋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还能是假的？”社长又动了动身子，厚实的

胸脯垒起了城墙，但不影响哈哈兴奋起来的情绪。“如果能这

样当然好了⋯⋯”“哎哟⋯⋯”社长叫一声，便用手捂了一只

眼。这是生活中常发生的事，眯眼了，就是说眼睛里进了沙

尘。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哪来的沙尘呢？这是哈哈事后的想

法，当时哈哈没想法，社长叫了一声，哈哈就奋不顾身地扑上

去为社长翻眼皮吹沙子，本质上同堵枪眼炸碉堡没什么两样，

而且哈哈根本就没把那副眼皮看做是社长的，所以翻的时候就

没觉得比小张小李小刘的眼皮金贵，眼皮嘛就是一般的眼皮，

哈哈吹的时候也就十分的自然，社长自然也就十分的舒服，以

致沙子吹完了，社长还保持着那种舒服的姿态，而哈哈伏在社

长的身上轻唤着：“社长，社长，吹完了⋯⋯”恰在这时，门

被霍地推开了，一个人闯了进来，哈哈一下就看清了是文编室

的丁晓露，自己的大学同窗。“社长，啊⋯⋯”丁晓露的身体

和声音都卡了壳。“你啊什么，不过是社长眯了眼，我帮她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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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吹，还能是什么。”哈哈假装平静，心里却说，糟了，我要

倒霉！“我也没说是什么呀，谁说是什么啦⋯⋯”说着丁晓露

就不由自主地朝外走。“丁晓露，你有什么事？”社长清脆地问

道。“我，我给忘了⋯⋯”

厉虹是哈哈的妻子，出版社里的校对，社花儿，身上总带

着一大片男人的目光。厉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表，三点半，收

拾东西准备回家。先到超市买菜，然后去幼儿园接儿子。丁晓

露来找她一起走，美人儿愿意和美人儿结伴，谁也不会嫉妒

谁。超市里人山人海的，眼神都直不愣瞪的，盯着那些菜呀肉

呀蛋呀。“你跟着我在这儿瞎逛什么呀，你们家又不用买菜。”

厉虹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个萝卜边看边对丁晓露说。“我想陪

你呀。”丁晓露软着声音道“。别肉麻了，留着点儿回家用吧。”

厉虹拿起一根芹菜，看了看发蔫儿的叶子又放下了。“厉虹，

你要注意呢。”丁晓露终于忍不住道。“注意什么？”厉虹停下

脚步，她的身旁刚好是一个大南瓜，丁晓露看着南瓜笑起来。

笑什么？“”这南瓜让我想起一个人。”“谁？”厉虹心虚地

问。“哈哈。”哈哈哈⋯⋯丁晓露一笑就没完了。“你哪是跟我

来买菜的，简直就是来嘲笑我们哈哈的。”厉虹有点生气了。

女人的嘴无论年轻还是年老，都够得上尖刻。最终丁晓露把今

天的所见所闻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厉虹。

哈哈为了完善那套实用精品系列丛书的计划，直干到华灯

初上，在楼道里又碰上了社长。“社长还没走啊，够辛苦的。”

“你不也一样？嗨，总之都是为了社里，能把社里的利润搞上

去，吃点苦又算什么呢？”哈哈听了社长这番发自肺腑的话，

身子一阵阵发热，很为社长感动。哈哈仰着头，看着社长的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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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您真富有献身精神，这真够我们后辈人好好学一阵子

的。”“哈哈同志，你太谦虚了，你这一谦虚把自己的辈分都搞

错了。”“辈分错了？”哈哈不解。哈哈不是不明白，是装不明

白，活到他这个境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所谓不明白，就是不

想明白。哈哈就那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地陪着社长一直走到单位

的大门外，看着社长上了专车，再三再四地婉拒了社长邀他上

车的好意，殷勤地为社长关好了车门，直到桑塔纳宽大的车屁

股消失在车流里，哈哈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一转身，看见了与自

己一个编辑室的编辑，也是自己的大学同学覃健。覃健是名人

之后，风流潇洒，对待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浪漫有加，惟欠

务实，独独一点，对女人却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，他可以将爱

的誓言在不同的女人面前，用同样的真诚表述成千上万次，让

你无论从他脸上的哪一个部位，都找不出半点虚假抑或欺骗。

有一点要交代，覃健是厉虹的前恋人，是丁晓露的现丈夫。

“你怎么那么傻呢，社长让你上她的车，那是人家抬举你，

你不给人家面子，当心她以后寻机报复。”覃健的声音又轻飘

又缓慢，反正这世界上没什么急事等着他去做。

“一社之长，难道那么小心眼吗？”哈哈敷衍道。

“话是不错，可你别忘了，咱们社长是个女的。”

“女的怎么啦，妇女能顶半边天嘛，既然能顶半边天，她

的五脏六腑也就跟男人没什么区别，所以你就别老女的女的

的，旁边要是站着个女权主义者，甭说女权主义者了，就是站

着个丁晓露，你这顿臭骂就算是挨上了。”

“拜托了，别提丁晓露，一提她我心脏都抽筋儿。”

“提不提的，回家不还得见面吗。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”覃健压低了声音道“，我和晓露已经分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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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多月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，你就知道厉虹。”

“你不知道厉虹？”哈哈的话里有话，覃健换了话题：“咱

不说女人了，女人说多了，伤了男人的和气。”

覃健邀请哈哈去零夜总会，哈哈说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，厉

虹还不要了我的命。这点厉虹就不如晓露了。不是不谈女人

么，怎么又谈上了。看来男人是没救儿了。

哈哈回到家里，见儿子小虎正在客厅的茶几上玩拼图游

戏，厨房里传出嗞啦嗞啦的炒菜声，每遇此景，哈哈就从心里

朝外的热乎。咱一老百姓还图什么，不就老话说的，老婆孩子

热炕头吗。

“小虎，乖儿子。”哈哈冲着小虎伸出一副短短的胳膊。

“爸爸！”小虎扔下手里的拼图扑向哈哈。

哈哈的体温就升得老高老高，一直延续到上床睡觉。就在

侧身上床的一瞬间，哈哈就感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气氛，还没等

他躺扎实，厉虹已经气哼哼地歪向一边。哈哈将一只手搭在厉

虹那线条优美的腰部，厉虹则一抖身子，哈哈的手就扑了个

空。哈哈不是那种甘于失败的男人，正相反，他知难而进，见

了棺材都不掉泪。哈哈又将手抚在厉虹那副凸露的酥胸上，紧

接着就用一种疾缓有致的节奏敲起了爱的战鼓，哈哈这套作战

方案源于一条理论：“女人基本上都是感性的。”哄劝女人，动

嘴不如动手，女人的脑子是花岗岩，女人的身体是花骨朵儿，

男人的手是微风。“想想吧，你该做什么？”哈哈对覃健说过这

话。“别看你脑袋的形状不规则，想法倒是一百分。”“要不怎

么厉虹没让你弄到手呢。”果不其然，当月光明晃晃地泻进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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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时候，哈哈已是大获全胜，并且已经偃旗息鼓，只落下打

扫战场了。

感官得到极大满足的女人舒展地躺在床上，像刚刚爆发完

了的火山，没有了危险性。但厉虹的神情却没有放松下来，一

对天生的，不是文过的柳叶眉在冷艳的月光中微蹙，你说不清

究竟是月光让美人变得冷艳，还是美人使月光凄迷。每遇此

景，哈哈总是如醉如痴，今天亦不例外。这男人拖着瘪塌塌的

身体，眼睛里依旧燃烧着渴望，浑身还是不停地颤抖，像是患

了帕金森综合症。“你有毛病呀，老是哆里哆嗦的，跟宾努亲

王似的。“”宾努亲王？谁是宾努亲王？“”你比我大好几岁，你

会不知道谁是宾努亲王？装！”“装？我装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

宾努亲王是谁，行行好，告诉我吧。”“你问她去吧，她肯定知

道。你既能给她翻眼皮，她对你还不该有求必应？”丁晓露这

长舌妇，害我！哈哈心里骂着，嘴里却说：“啊，亲爱的，你

在说什么呀，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呀，你能给我表述得更清楚一

些吗？”“别装蒜了，丁晓露全都告诉我了，还说你当时简直就

是爬在那家伙的身上⋯⋯”“哎，不要这么没礼貌嘛，人家毕

竟是一社之长嘛，再说人家还比咱们大了十多岁呢，按中国的

传统，要尊老爱幼嘛⋯⋯”“行了行了，别把自己打扮成孔夫

子的后人，就算你是孔夫子的贤孙，家训里也没让你给一个女

领导翻眼皮吧。”女人的伶牙俐齿是一根根红外线，不管你有

准备没准备，都难逃劫数，快投降！“好，我承认我不应该给

她翻眼皮，尤其是在办公室里，身体挨得那么近，总是不好。”

听哈哈这么说，厉虹更生气了，只见她一个鲤鱼打挺儿坐起身

道：“在办公室里不好，那你们还想在哪翻眼皮呢，在公园里？

在电影院的情人包间里？要不就去 包房，那是夜总会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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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为你们预备的。”说着说着，厉虹竟委屈得抽泣起来，好

像她话里的那些场面真的发生了：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丈夫正殷

勤地为女领导翻眼皮，不，是为她做按摩，而且充满了色情意

味⋯⋯你难道不知道我担心吗，我就是担心你跟别人好，现在

有本事的男人无论长得多丑，都有漂亮女人围着他转。可是刘

社长她并不漂亮呀。可她有本事呀。她有本事？她有什么本

事，上头一纸任命，让我当市长都能当。厉虹脸上一种将信将

疑的神情。所以说女人越活越糊涂，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清醒

过。“你是说我有本事？”哈哈揪住这句话不放。“当然⋯⋯至

少，比覃健强⋯⋯”“可覃健人长得那么帅，几乎所有的女人

都能让他迷惑住。”“那就是我现在见了他还心跳的原因

吧⋯⋯”这句话厉虹应该是在心里说的，可一不留神就出了

声，虽然声音不大，可足够哈哈听清楚的了，哈哈一吃醋就异

常亢奋，举动也就变得粗鲁，这次却被厉虹拒绝了。

第二天，哈哈一上班，就在走廊里碰上了丁晓露，本来要

埋怨她，可话一出口就变了：“晓露，早啊，今天真漂亮。”

“真的吗？这种话我可一向都是当真的。”哈哈本来已经与丁晓

露擦肩而过，却又被她身上那股浓郁的香水味引得停住了脚

步。“哎呀，真是太好闻了，又增加了男人犯错误的机会。”说

着还撮起鼻子使劲地嗅了嗅。一谈香水，女人就兴奋。“真的

吗？你真觉得这香水很好闻吗？这瓶香水是我第一次用，还不

知道效果怎么样，不过看你的反应，说明效果不错。”“哎哎，

我说了不算数的，这类事情得请教你老公，他是行家。”哈哈

突然想起昨天覃健说他已经与丁晓露分居了，便显得有些尴

尬。“看你的表情，你一定知道了我们分居的事。”再聪明的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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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家也制造不出比女人更灵敏的机器。“啊⋯⋯”丁晓露的话

加重了哈哈脸上的尴尬，似乎面临生活窘境的不是这香喷喷的

女人，而是哈哈自己。

“昨天晚上厉虹跟你闹了吧？”丁晓露换了话题，一脸的狡

黠。“还不是你搞的鬼。不过没关系，就当是对我们爱情的一

种考验吧。”在女人面前哈哈一向是大度的，无论美丑高矮老

小，哈哈一视同仁，这是哈哈众多优点当中最光芒四射的一

种。“跟你说正经的，”晓露的神情严肃起来，“你那套实用精

品系列丛书看来遇到点麻烦。”“怎么了？”哈哈睁大了眼睛。

“听说王副总有意见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说是选题的社会效益差

⋯⋯”正说着，副社长兼副总编王华从卫生间里走出来，他的

身后还带着水箱轰隆隆的水声。丁晓露大声对哈哈说：“好。

我把东西给厉虹就是了。”说完，扭身朝楼梯走去。王华耸了

耸鼻子道：“女人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了，一个人拖着一条香

的甬道，就像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。”“王总真是学经

济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”哈哈是真心诚意地恭维王华，可王

华心里有事，就觉得哈哈的话里有话。他白了哈哈一眼，没说

什么，径直朝刘立新的办公室走去，进去以后还用力摔了门。

哈哈心里说，糟了，马屁没拍好。

到了办公室，哈哈坐在椅子上发愣。覃健说：“干吗呢，

一大早就发愣，没吃饱怎么着，我这儿有方便面。”“去去，你

就知道吃。”哈哈只有在男人面前才表现出不耐烦。覃健不理

他，打开电脑，上网找人聊天去了。一边的向明，一位五十多

岁的女编辑对哈哈说：“你没来的时候，刘总在电梯里碰上了

我，让你一来就去办公室找她。”“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呢。”

“刚才，我看见你在楼道里跟晓露说悄悄话，所以我就没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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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你们，回到屋里，又见你跟覃健发脾气，所以到现在

⋯⋯”哈哈一进社长的办公室，就见王华正跟刘立新说着什

么，两人似乎都不太愉快，看见哈哈来了，正好缓和一下气

氛，刘立新招呼哈哈：“小刘，正好，我和王副总正说你的选

题呢，你来听听意见。”王华见哈哈一脸的笑容，身体还略微

朝前弯着，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，就抿了嘴，退后一步，坐在

一个沙发上不开口了。刘立新低了头，用一支笔在纸上写着什

么，脸上很明朗地微笑着，偶尔抬起头看一眼王华，又朝哈哈

使个眼色，哈哈假装没看见，依旧恭敬地站在一边。

“这样吧，待会儿开社务会的时候，再讨论吧。”王华说

完，站起来走了。哈哈也想跟着走，被刘立新叫住了。

“你忙什么？”社长用头示意了一下身旁的沙发“，坐下吧，

又没让你打站票。”哈哈小心翼翼地坐下来，努力地睁着一双

眯缝眼，满眼眶子的疑问。

“你放心，讨论也是白讨论，这个社我说了算。”刘立新的

形象在哈哈的眼里愈发地高大，须仰视才见。

“不过，我也觉得这套书的社会效益有点⋯⋯”哈哈的声

音是虚的。

“我知道 ”刘立新的声音拖得像个弹道似的，又长又

有弧度，“我是一社之长，岂有不注重社会效益之理，至少，

我头上这顶乌纱帽还不想摘吧。”她呷了一口茶，嚼着嘴里的

茶叶末，“可是这百十来口的人张着嘴要吃要喝的，上边每年

只知道张着手要利润，今天早晨司机小高又来给他老婆拿支

票，术后化疗，一下就是三万，我又不是变戏法的会变钱，再

不弄点赚钱的书，明年哭都来不及了。再说，生活丛书怎么就

没社会效益了？老百姓哪个不生活？”哈哈的神情很严肃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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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分体谅社长的心情，眼下市场竞争激烈，私营书商眼看已经

兵强马壮，他们仗着人际关系简单，都是家族企业，对付你这

国营企业的大锅饭，十有八九稳操胜券，要不是书号掌握在出

版社手里，出版社的前途真是吉凶难卜。哈哈想到这儿，似乎

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站起来道：“社长您放心，有我们在就

有出版社在，我们一定不让出版社垮下去，一定尽全力保住出

版社。”看着哈哈严肃的神情，刘立新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哈哈同

志，谁说出版社要垮了？听你刚才的口气，好像你原来当过兵

似的，当过兵好，当过兵有军人作风，办事雷厉风行⋯⋯”

“我没当过兵，我只不过是⋯⋯”“那不重要，那是形式问题，

我只关注内容。”哈哈正迷惑着，不知道这女人搞什么名堂，

只见刘立新举着右手说“：发誓吧，与出版社共存亡。”

到了第二天，哈哈全然忘记了自己究竟同那女人发过誓没

有，但他却清楚地记得，他在后来的选题讨论会上一反往日的

木讷呆滞，变得侃侃而谈妙语连珠。他从目前出版界的状况谈

到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谈到这两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，以及出

版社的前途，和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所必然遭受的艰难

险阻，我们作为出版社一分子，应该怎样团结一心，共同度过

这一经济转型期，最后，哈哈用一种动情的声调，憧憬着出版

社的美丽前景⋯⋯“好啦好啦，别做梦了，你心里的那个乌托

邦是不存在的，那是你的一厢情愿，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，体

制不改变，出版社就像一条浅水里的鱼，纵然你是相濡以沫，

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。”哈哈用力地晃了晃脑袋，使劲地睁了

睁那双小眼睛，他想看清楚这话是谁说的，他那双兔子似的目

光，在那一圈椭圆形的众人里跳跃着，看见的都是迎合的眼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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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只有副总王华的眼睛里不经意地透出一缕冷漠，但哈哈可

以肯定刚才的声音不是他发出来的。那声音竟是来自哈哈的心

里！这让哈哈一阵寒颤，然后接着就像发高烧似的，脑袋顶马

上就要冒出火苗，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吃完了晚饭。

哈哈站在厨房里看厉虹洗碗。厉虹那双纤细的手，像将军

似的统领着水池里的一切物件，尽管有时它们被涨起的泡沫吞

噬，最终那些碗呀碟子呀筷子呀，还是驯顺地被洗净码好。厉

虹关上碗柜的门，爱答不理地对哈哈说道：“还沉浸在幸福的

幻想里吧？可惜你在这儿找不到知音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女人的

每一句话都像一道难解的数学题。“你的智商那么高，还有你

不懂的？”说完，厉虹就到门厅里逗小虎玩去了。小虎正在拼

一副新拼图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“你看这个矮人儿像谁

呀？”厉虹问小虎。“像⋯⋯爸爸。”小虎很肯定地说。“真的

吗？真的像我？”哈哈凑过去，被厉虹推开了。

上床前，哈哈照例要去厕所小解，他发现水箱坏了，便伸

进手去修理，不管用，就接了一脸盆水想把尿冲下去，没想

到，从马桶里泛出一只避孕套。哈哈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就皱

着眉头努力思索，自己什么时候将这只避孕套丢在马桶里的。

结果，哈哈否认了自己曾经有过这种行为，哈哈对于自己的习

惯是很清楚的，每次完事以后，哈哈总是将其打个结，与那些

肮脏的卫生纸一起，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里。那么接下来的就是

探讨这只避孕套的来路⋯⋯是否别人家的避孕套旅游来到了我

们家呢？比如，它顺着那只粗大的管道，不慌不忙地钻进了我

家的马桶？这种想法刚一出现，哈哈就被自己逗乐了。“避孕

套旅行团”这可是个新鲜事。思路又回到眼前的这只避孕套

上，哈哈用平时夹卫生纸的木头夹子将那只避孕套夹起来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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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小眼睛凑上去，仔细地看着。这只避孕套市面上很少见，它

的质地非常薄，哈哈断定是进口货。哈哈想，那个曾经戴过这

只避孕套的男人该是多么的幸福呀，这么想着，哈哈习惯地将

那只避孕套丢进了厨房的垃圾袋。他不去问厉虹避孕套的来

历，哈哈是个聪明的男人，他从来不做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

事。

第二天早上，厉虹竟在垃圾袋里翻出了哈哈昨晚丢掉的那

只避孕套，没想到，她指着它问哈哈，是怎么回事？女人的战

略战术相当厉害，这让男人不得不认真对待。“我也正想问你

呢，你倒来问我。”哈哈的声音很小，却足以让厉虹听清楚。

“那么说你是怀疑我偷情了？”厉虹急得脸都红了。“你不要说

得那么难听嘛，偷情偷情的，让孩子听见像什么话嘛。”厉虹

没什么话可说了，就哭起来。哈哈安慰道：“别哭嘛，让人家

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，其实⋯⋯”“其实什么？我知道你没

安好心！“”难道我要害你不成？”

到了单位，厉虹即便在楼道里看见哈哈也假装没看见，不

是把头扭向一边，就是故意跟身边的人搭讪，丁晓露看出来

了，问哈哈：“你是怎么把人家给惹了？”哈哈说：“我敢惹她

吗？现在妇女的地位高得有点让人眼晕，尤其像我这种半残，

跟你们说上一句话，脖子根儿都得酸半天。”丁晓露说：“别那

么损了，让厉虹听见饶不了你。”

走进办公室，只有向明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稿子。“覃健

呢？”哈哈问“。刚才打来了电话，说今天有事，不来了。”“什

么事呀，无非是昨天晚上泡妞泡累了。”“好啊，竟敢说我的坏

话，你这半残！”说着，覃健走进来“。你不是不来了？“”我要

是不来，哈哈就要寂寞了。”哈哈说：“你真了解我，我正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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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你呢。“”社里的事？“”也算社里的⋯⋯“”你别吞吞吐吐的，

跟个老娘们儿似的，我只能待十分钟，我今天真的有事，有话

你就快说。“”那你先忙你的吧。“”我要是办完了事，中午尽量

赶回来。”说完覃健急匆匆地走了。向明说：“你看人家覃健，

跟你一样大，活得多潇洒，不要孩子，和丁晓露之间保持着绝

对自由的关系，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，玩得到一起就玩，玩不

到一起就散伙，我现在惟一后悔的就是要了孩 ⋯”“孩子子

怎么了，你那孩子不是挺好的吗，马上就高中毕业了，然后考

个大学，再找个女朋友，一转眼你不就当奶奶了。”“奶奶？我

当孙子还差不多，一天到晚除了追星就是找女朋友，再就是买

名牌衣服，出手那个大方，就像自己是个亿万富翁似的，我说

一句，有十句等着你，他爸爸只知道摇头！”“那是你们家老李

太能挣钱了，那是大款综合症的副作用⋯⋯”“我也是这意思，

我说就是你挣这么多钱，孩子管不好，挣钱有什么用？人家

说，我挣钱难道也挣出错了？这年头，多少人想钱都想出毛病

来了，孩子没教育好跟钱多钱少没关系。你说多气人！”“老李

说的也有道理，你看人家国外，亿万富翁的儿子有作为的多的

是。“”那是人家国外，咱不是中国吗，要有中国特色。”“咳，

反正有钱总比没钱好吧。”哈哈结束了与向明的谈话，他知道，

女人的话题如果从孩子生发开去，一定是旷日持久，联想的丰

富性让你瞠目结舌，一路神侃到洲际导弹也未可知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覃健真的赶了回来。待二人在出版社楼

下的佳艺小餐馆坐定，哈哈道：“还是满够朋友的嘛，招之即

回呀。”覃健笑道：“朋友的事可马虎不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离

了朋友，我是寸步难行呀，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。”哈哈

将声音压低，嘁嘁嚓嚓了一阵子。覃健支着耳朵听，最后呵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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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笑起来。“不就是一只避孕套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难道你

不用避孕套？”“哎呀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是说，那只避孕

套不是我用的，它怎么会在我们家马桶里呢？”覃健笑得更厉

害了，“我早听明白了，既然你没用，那它怎么会在你们家马

桶里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我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你们家厉

虹⋯ “嘘 ”哈哈打断覃健，然后就一声不吭地喝茶。

过了有五分钟，覃健道：“你让我赶回来，就为了陪你喝茶呀，

早知道，还不如多陪会儿哓哓。”“哓哓是谁？”“哓哓就是哓

哓，是我的女朋友，今天上午刚做完人流，现在在家躺着呢。

就为了你我才急扯白脸赶过来的，还惹得人家流了一枕头的

泪。”“我真是够戗。”哈哈很自责，他想让覃健马上回到那个

叫哓哓的女孩身边去，但他深知覃健的为人，话到嘴边又咽了

回去。停了一会儿，哈哈问覃健：“你就不怕晓露知道了伤

心？”“伤心？哓哓做手术的大夫就是晓露帮着找的，而且从始

至终她几乎都是兴高采烈的，像过年似的。“”是幸灾乐祸吧？”

“不会，晓露没那毛病。“”那是笑里藏刀？”覃健笑了，喝口茶

道：“那是刘立新，刘总。”“别这样，背后说人坏话不好。”

“听说你在办公室里给那头大象翻眼皮，有这事吗？”“又是你

那晓露向你汇报的。”“我根本不信，我跟她说，我们哈哈眼再

拙，也不至于分不清蛋糕和窝头吧。”“谁是蛋糕，谁是窝头，

这年头窝头好吃还是蛋糕好吃都说不定，人的口味一会儿一变

的。”覃健笑了，放下杯子道：“有道理，还是哈哈，一不留神

就能说出一条真理来。”最后，覃健让哈哈对于厉虹或者说对

于女人，要先按兵不动，静观事态发展，不到关键时刻不要轻

易出击，最好以情感化之，以理说服之⋯⋯“好了好了，这又

不是在打仗。“”这比打仗还厉害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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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快十一点的时候，哈哈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看到这

两天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爆炒作家阿女，说她继前两年那部

《女人的质感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写竣，几家出版社均开出天

价竞买，花落谁家，还未见分晓云云。这时候电话铃响，是社

长刘立新，“是哈哈吗？”那种充满水分的声音一下子就把话筒

塞得满满当当。“你看报纸了？那个阿女，不是你把她捧红的

吗？咱们为了宣传她的《女人的质感》花了多少钱呐，现在她

却在搞什么竞卖，真是有奶便是娘，简直不知道⋯⋯”“刘社

长，您消消气儿，为一个作者，不值得。您想呀，她阿女是怎

么红起来的，还不是咱捧的？就像旧社会有钱人捧戏子似的，

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。”“不不，我看很恰当，再恰当没有

了，一个个描眉画眼的粉墨登场，还不是两个字：名利！”“大

半夜的，您别义愤填膺的了，说您究竟有什么事吧。”“话说回

来，甭管他们是什么，咱们还得厚着脸皮去要他们的稿子，谁

让咱们干这一行呢。“”您是说还让我去找阿女？“”对呀，她跟

你不是老交情了吗？”“谁跟她是老交情呀，跟她的交情还不如

跟您⋯⋯”“当然当然，可我是让你去组稿，没让你去干别

的。”“您想哪去了，我找她能干什么呀，至少我还有职业道

德。”“那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，去找阿

女，所有开销社里全包了。“”那我的个人损失费呢？“”你个人

会有什么损失吗？”“我是说，万一我失了身，得有个说法。”

“行了，深更半夜的，别开玩笑了。”啪，电话挂了。哈哈放好

了听筒，抬头看了看表，正好十二点。一扭头，见厉虹穿着睡

衣倚着门框，两手抱在胸前，光洁的玉腿，一条绕着另一条，

脸上是厚厚的一层冷漠，一双美目里则是一派愤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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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还没有睡吗？我以为你早就睡着了呢。”哈哈站起身

道。

“我本来是睡着了，可又被你们的亲密电话吵醒了。”厉虹

娇弱的声音里搀杂着冷漠，让男人不能漠视，却又无法接近。

“瞧你说的，什么亲密呀，无非是一个领导向一个属下布

置任务罢了。”哈哈假装打了一个哈欠，表示自己想睡觉了。

男人有时候太天真，他们往往本末倒置，就是说，他们认

为一件事情要结束了，其实正是那件事情的开始，或者说，他

们的主观意愿，在女人面前，尤其是漂亮女人面前，简直是微

不足道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哈哈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。此刻，厉

虹将那两条绕在一起的玉腿，缓缓地松开了，抱在胸前的胳膊

也轻轻地垂了下来，像猫似的，无声无息地走到哈哈左侧的那

只单人沙发前，习惯性地扯了扯沙发扶手上的绣花布，然后款

款地坐下来。

“坐下聊聊吧，反正你明天不用早起了，我一时也睡不着，

不如咱们老夫老妻说说话。”厉虹的声音已经是软软的了。

“深更半夜的有什么好聊的，不如我们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明天？明天有明天的话，再说，怎么深更半夜跟我就没

什么聊的了呢？你刚才不是跟刘立新聊得挺欢的吗。”

“那是谈工作，哪是聊天儿呢，你别瞎想了。”

“怎么不是聊天呢，话里还藏着别的话呢，‘我跟她的交情

还不如跟你呢’，这不是聊天？岂止是聊天，简直就是调情！”

厉虹的声调一下子提得又高又硬，跟刚才那软软的声音相比，

真是泾渭分明。

“我说的是‘您’根本没说‘你’，你别篡改。”哈哈也打

起了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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